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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是唐代时期的女诗人，人们往往称之为“女校书”。“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下面和小编一起走进了解。　　唐大历五年(770年)，长安城中，一名唤作薛涛的女子降生在了中唐烟雨之中，从此，唐朝的余晖下又多了一卷风采。　　一、豆蔻芳华...
　　薛涛是唐代时期的女诗人，人们往往称之为“女校书”。“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下面和小编一起走进了解。
　　唐大历五年(770年)，长安城中，一名唤作薛涛的女子降生在了中唐烟雨之中，从此，唐朝的余晖下又多了一卷风采。
　　一、豆蔻芳华才初露，天有不测入风尘
　　薛涛，字洪度，唐朝四大女诗人之一。
　　薛涛的幼年无疑是安逸自在的，她的父亲薛郧彼时在长安为官，他学识渊博，又对唯一的女儿薛涛疼爱有加，视为掌上明珠，薛涛亦自小便随着父亲研习诗文。因此，薛涛年纪尚浅之际，已然满腹经纶。
　　薛涛的才华初露锋芒，是在她八岁那年。
　　那时，薛郧正于庭院的梧桐树下乘凉，忽有所悟，诗兴大发，吟道:“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不料，年幼的薛涛在一旁随口就附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郧一听，又惊又喜，薛涛不负己望，实为喜;但薛涛终归是女子，才华过于横溢，真不知将来会卷来如何的惆怅。
　　天果有不测风云，薛涛的一生，迎来了第一遭变故。薛涛的父亲薛郧为人过于正直，敢于谏言，以至于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谪到了蜀地。跋山涉水过后，繁华如梦的京都自此化作一方巴山楚水凄凉地。
　　贬谪尚且有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时，但偏祸不单行，几年过后，薛郧因出使南诏沾染瘴疠而命丧黄泉，这无疑为薛涛一家的境遇雪上加霜。
　　那年，父亲丧命，薛涛年仅十四岁。豆蔻年华，本该是最好的时光，可于薛涛而言，终是为流年所辜负。
　　流年不利之际，人道是姿容艳丽、通晓音律、工于诗赋的薛涛，于十六岁那年加入乐籍，成为一名营妓。
　　不过，即使是身为游荡于娱乐场合的营妓，薛涛也不同于周遭的女子，她固有的才艺与诗情促使她得到了许多官员与文人雅士的赏识与钦慕，其中着实不乏白居易、刘禹锡、王建、杜牧、张籍等著名诗人。
　　薛涛虽为女子，可才貌双全的女子无论处于何处何时，恰如一盏清茶，点缀袅袅熏香，予人悠然心境。三杯两盏，吟诗度曲;月夕花朝，不成虚过。薛涛此时虽无自由身，却不乏自由心。
　　二、诗才仕途声鹊起，大唐帅府女校书
　　唐贞元元年(785年)，这年，于薛涛又是不同的，她遇上了韦皋。若说父亲逝世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韦皋无疑将她领到了第二个拐角。
　　韦皋彼时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在一次酒宴中初遇薛涛，他早听闻薛涛才情出众，便邀其赋诗一首以添乐趣。薛涛听道，从容不迫，随即挥笔写下一首《谒巫山庙》:
　　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是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韦皋一看，实在忍不住拍案叫绝，薛涛如同拨开沙砾的皎皎明珠，自此真正声名鹊起。
　　又所谓相闻不如一见，一次邂逅，韦皋也记住了这位绝世的才女佳丽，每每帅府有宴席，他都邀薛涛出席赋诗，薛涛一度成为韦皋面前的红人，成了帅府中的“女校书”。
　　卷入官场之中，难免沾染一些世俗之气，而身为文人的薛涛，本就多些心高气傲，荣宠盛时，更难免忘乎所以。
　　韦皋身为剑南节度使，川蜀所有的军政大权集于一手，常常不乏有求荣之人登门拜访，而韦皋已惯于将这些琐事交于他尤为信任的薛涛处理。时人也皆知薛涛在韦皋眼中的分量，便借机巴结这位红人，送上各式金银财宝。
　　薛涛实际不贪钱财，但总拒绝不了那些殷勤之人，日子一久，她也开始习惯了接受这些所谓的“馈赠”，但她从不将钱财占为己有，而是统统上交。
　　可此事终究不妥，她不留钱财于己，旁人便认为这是她代韦皋收受，日久天长，此事的影响甚为不好，韦皋也十分不满。
　　于是，为证自身的清白与正直，韦皋将薛涛发配至松州，命其思过。
　　松州地处西南边陲，人迹罕至，道路荒凉，薛涛处于此地界，心中极度愁苦，写下了《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以记录苦闷的心境:
　　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
　　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身为文人，薛涛的忧世情怀亦是敏感的，她的诗中不缺对苦守边境的战士的深切同情，不乏有敌寇侵犯边境的忧虑，亦无所顾忌地将剑南节度使韦皋作为指责对象，义正辞严。
　　但境遇愈发凄凉，薛涛亦逐渐有了悔过之意，她将所感所想诉诸笔端，写下令人动容的“十离诗”，派人送与韦皋。韦皋收到这十首如泣如诉的诗后，果然禁不住心软，将薛涛又召回成都。
　　历过此番磨难，薛涛方二十岁，但她如同看清了自己，不久后毅然脱去乐籍，还自己一个自由身。彼时，她寓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院中种满了枇杷花，恰似一方静谧。
　　生而为女子，如同行走在多情河畔，静静等待着某方水岸荡漾来的一份缘，薛涛注定的那份缘终是缓缓而至。
　　三、深情女子多情汉，一袭道袍断尘缘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当时已极负盛名的诗人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各地。元稹久闻薛涛之名，初到蜀地，便约薛涛于梓州相见。
　　薛涛如何也未料到，这一见，竟是让她心弦颤动。薛涛此时已四十余岁，步入中年，而她偏偏对这个年仅三十一岁的大诗人动了情。恍若生不逢时，情却深种，薛涛恋上了元稹。一团烈火萦绕胸膛，翌日，她便宛如一位柔情万千的痴恋少女，写下了真情流露的《池上双鸟》:
　　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
　　一位有才的女子，最怕遇上一位更有才的男子;一位多情的女子，最怕遇上一位更多情的男子。
　　薛涛和元稹亦是如此，薛涛固然有才亦多情，元稹也是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更是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种千载难觅之情思的痴情人。
　　深情又多情，注定薛涛也只是元稹生命中的一处驿站，有缘无分之时，那人又将远行。
　　迟来的爱情令薛涛陶醉不已，年龄的跨度也抵不住热烈的相思。此间的时光，无疑是薛涛最欢乐的日子，只羡鸳鸯不羡仙，薛涛与元稹恰似逍遥仙侣，游戏于蜀地山水之间。但偏偏，越是幸福美满，越容易转瞬即逝。
　　逍遥的日子只短短三月，是年七月，元稹便要调离蜀地，赶往洛阳，离别不可避免。
　　爱人离去，心中难免惆怅。彼时，薛涛最大的期盼便是元稹从远方寄来的书信。寸寸相思，隐于笔墨，薛涛也同样将情深寄于笔端，诉说思念。
　　薛涛爱诗，尤爱四言绝句，律诗也常常只写八句，如此一来，她常嫌写诗的纸幅过大。于是，她将当地造纸的工艺加以改造，将纸染成桃红色，裁成精巧窄笺，极适合写情书，人称其为“薛涛笺”。
　　可相隔两地，情深缘浅，终换来了离人心上一叶秋。深情更多情的元稹一去不复返，薛涛的情思却愈发难以剪断。她早该清楚的，三十而立，男子尚且是最好的年华;而女子逢四十，风华再盛，也抵不过流年似水。
　　况且，薛涛曾为营妓，是为风尘女子，这对元稹的仕途也或多或少有影响。这份情思终有尽头，薛涛也都明白，可曾经情字刻入骨髓，刮去也将是钻心之痛。
　　伤心者在天涯，不过是昔日时光已如云烟消散;断肠人在海角，不过是那方君心已不似我心。
　　朝思暮想，刻骨铭心，多时的幽怨与苦楚凝结成薛涛的那首流传千古的名诗《春望词》: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
　　情思割舍，牵挂亦解。此后，薛涛如同看淡尘世，一袭道袍，笺笺诗文，浣花溪旁，“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薛涛炽热过后，懂得了淡然自若。
　　晚年之际，所有繁华即将落幕，实才也好，虚名也好，薛涛统统不顾，她告别浣花溪，移居碧鸡坊，筑起吟诗楼，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大和六年(832年)夏，薛涛于静谧中长眠，第二年，曾任宰相的段文昌为她题墓志铭道:“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
　　薛涛是大唐的一颗皎皎明珠，初翻卷册，她是长安薛府的灵秀少女;墨染书香，她是帅府之中挥笔自豪的女校书;桃花笺注，她是蜀川山水的一树相思;青灯枯萎，她是浣花溪畔的脱俗女诗人。
　　薛涛虽为女子，但凭着文人的风骨，也有过报国的志向，终碍于女子的身份，只得了个“女校书”的赞誉。身为女子，多情总被无情伤，薛涛的多情遇上了元稹无情的多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薛涛输得却并非是那抹白月光，而是朱砂痣下，缘分已过。
　　青灯书册，道是凄清境地，于薛涛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方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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